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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法学专家认为，最高法院已经付

出了充分的努力,但中国对死刑数量的控

制与学界的期待及国际标准还有明显差

距。立法和社会舆论也须给予支持，否则

法院抗压能力有限。

据多位接近最高法院的法官和学者

介绍，李昌奎案后，死刑复核就一度开了

倒车。李昌奎强奸杀人，又杀死被害人三

岁的弟弟，按照最高法院的标准应判处死

刑。云南省高级法院二审却判了死缓，后

在舆论压力下改判死刑。结果一段时间

内，法院因为害怕遭遇类似批评，一些本

来可以不杀的都杀了。死刑数字也一度

出现反弹。

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

告诉记者，对于职务犯罪以外的其他非暴

力犯罪，刑法修正案（九）都将作一定幅度

的削减。“立法机关的态度很积极，很可能

会有显著的变化，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不止

限于经济犯罪。”

生死判官们的体会最直接——杀人不

能解决所有问题，有时还会导致仇恨向下

一代蔓延。“像云南的毒品案件，有些是一

家人共同作案，数量又非常大，按照法律可

以都杀的，但我们一般至少留一个。否则

他们的亲人朋友会觉得你太绝情，斩尽杀

绝，反而影响稳定。”一位法官说。

另一位法官则用诗词表达了类似情

感：“杀以止杀非所愿，刑期无刑是目的。

盼何日，神州尽舜尧，我辈歇。”

死刑罪名还能减多少

法官们介绍，和证据存疑的案件相比，

对政策的考虑存在一定弹性。一些案件如

果处于两可之间，被害人家属的态度就显

得非常关键。被告人一方积极赔偿，获得

谅解，就可能保住一命。

“有时候我拿到一个案子，一看有自

首。第一反应就是，又得调解了。”一位死刑

复核法官说。

调解时间经常是不可预估的，虽然可

以依靠原审法院，有时候也要多次出差才

能搞定。一些可以不杀的，家属工作一直

做不下来，只能拖着不核准，时间长了没办

法，或者压力大大，就只能核准。

2010年11月3日，长期遭受家暴的四

川下岗女工李彦在争执中将丈夫杀死，碎

尸后烹煮。二审判处死刑后，等了近两年，

直到今年最高法院才裁定不予核准。理由

就是被害人存在严重过错，李彦的主观恶

性也就没那么大。

但也有没能保住命的，比如药家鑫。

多位最高法院的领导和法官事后都在不同

场合提到，案件对法院的伤害很大。

“他只有一条人命，而且是非预谋犯

罪。一个大学生，心智还不太成熟，撞了

人以后失去控制。而且，他是在警方完

全没有掌握到线索的情况下，由父母带

着来自首的，可以算得上大义灭亲。按

照最高法院的标准可以不杀的。但没办

法，舆论太厉害了，还是杀了。以后碰到

类似案子，判起来会很被动。但杀了以

后，很多人又开始同情他。”一位最高法

院法官说。

“不杀”的“准备工作”

揭秘最高法死刑复核
如何刀下留人？一看证据，二看政策

2007年死刑核准权

收回最高法院以后，中国

死刑案件的最终决定程

序就完全改变了。业内

人士普遍估计，现在每

年的死刑人数已经大幅

削减。

一位接近法院系统

的学者告诉记者，就他和

最高法院及地方高级法

院一些相关人士的接触

了解，“和2007年以前相

比，全国（每年）的（死刑）

数字减少可能超过三分

之一，有些地方（减少了）

将近一半。”

据《南方周末》报道

北京东城区明城墙遗址公园墩台往

南400米，北花市大街9号，一座十多层

的建筑，就是最高法院的第二办公区，俗

称“死刑复核大楼”。大楼有武警站岗，

不挂牌，进院需安检。

2007年收回死刑复核权后，最高法

院刑事审判庭由两个增为五个，全部移

到了这里。法官们的主要工作，从原来

的调研、研究统一裁判规则、对下指导

等，变成了办案——死刑复核。

据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介绍，五个刑

庭中，刑二庭人数最少，包括法官、法官

助理、书记员和内勤人员在内，约 50

人。其他四庭每庭约70人，但案件数量

也要多得多。

五个庭的管辖范围，采取地域和类

型相结合的原则。

刑一、三、四、五庭的死刑复核案件，

基本按照省份分配到“大合议庭”中。一

般每个省对应一个“大合议庭”，案件较

多的省份对应两个。更特殊的，如因毒

品犯罪多发导致死刑案件众多的云南

省，可能就需要三到四个“大合议庭”做

死刑复核。

刑二庭主要按照类型管辖，负责全

国范围内的职务犯罪、军事犯罪、涉港澳

台和涉外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以

及新疆的案件。一般每类犯罪对应一到

两个“大合议庭”。

不挂牌的“死刑复核大楼”

办案的合议庭由包括审判长在内的

三名法官组成，其中一人担任承办人。

承办人是整个死刑复核过程中投入

精力最多的一位，也最为重要。当前制

度下，他们的主要的工作方式是阅卷。

人命关天，阅卷通常特别细致。

“工作压力很大，加班是常态。”一位

在地方法院和最高法院都工作过的法官

告诉记者，一拿到案子，承办人要把所有

的案卷都看一遍，发现问题的，要给原审

法院或公安机关发函，要求补查并作出

说明，必要时自己也要亲自去查。

虽然报送到最高法院复核的死刑案

件大多数都已经过了两审，低级错误依

然时有发生。记者在不同场合听过多位

最高法院法官吐槽：有的现场勘验笔录

上的物证提取时间居然比送检的时间还

晚；还有的提取时记录是一件蓝色薄毛

衣，送检时写的是黑色夹克衫。

最高法院某刑庭领导在中国法学会

一次交流时曾介绍，2013年报到最高法院

的死刑复核案件，需要进行证据补查的达

到了39%。

有的案件，补查后依然存在疑点，办

案机关提供的说明也无法提供合理解

释，那么案件就有可能不核准，被告人也

就因此暂时保住性命。

按照2013年起实施的新刑诉法，法

官们除了阅卷和调查，还要提讯被告人，

“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

师的意见。

提讯可以当面，也可通过视频。一位法

官告诉记者，如果阅卷过程中发现的疑点较

多，他都要出差，当面提讯。只有案件比较清

楚时才视频提讯。但为了避免给当地增加接

待负担，无论补查还是提讯，都尽量少去。

低级错误时有发现

上述工作完成之后，承办人需要写

出详细的审查报告。

根据流程，承办人写完报告后，要将

案卷和报告提交给其他两名合议庭成

员，让他们各自独立阅卷并写作报告，一

般给一周时间，案件复杂的也可再延长。

如果审判长不是承办人，那么审判长先

看，认为报告清楚且符合要求的，再交给

另一名合议庭成员。

法官们介绍，三人独立阅卷后，要在

书记员的记录下进行讨论，得出多数意

见或一致意见后，报主管庭长或副庭长

把关，再报主管副院长通过后就能核准，

最后由院长统一签发死刑执行命令。

但如果主管庭长觉得案件存在疑

点，或者合议庭意见分歧很大，就有可能

先把案件提交庭内的审判长联席会议讨

论，合议庭再根据他们的意见重新讨论。

经过上述过程，如果依然有分歧，案

件就要提交审判委员会或者刑事审判专

门委员会。院庭领导和审判长联席会议

的角色只是帮忙把关，合议庭和审委会才

对案件依法享有决定权。一般情况下，只

有重大、疑难案件才会提交审委会讨论。

谁定生死

据多位最高法院法官介绍，死刑复

核阶段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证据，二

是政策。前者关注犯罪是否构成，后者

考虑罪行是否至死。

最高法院在两方面的标准都更严

格。不予核准的压力，也促使地方法院

调整适应，一些不符合标准的案子，不再

判处死刑。

一位曾在最高法院工作过的高级法

官介绍，死刑核准权刚收回的几年，不核

准率相对较高，大约15%，现在不足

10%。2007年，死刑缓期执行数字

首次超过死刑立即执行。

2007年和2010年，最高法院还两次

联合最高检察院、公安部等下发文件，对死

刑案件的证据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涉及

命案的，要求通过被害人近亲属辨认、DNA

鉴定、指纹鉴定等方式确定被害人身份。

多位法官介绍，死刑核准权收回最

高法院后，慢慢形成了一些量刑原则，很

多都强调了控制和慎用死刑。例如：如

果没有其他严重情节，共同犯罪导致一

人死亡的，一般最多判处一人死刑；只杀

一人并自首的，一般不判死刑。

一看证据，二看政策


